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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宝利

在天津市曲艺团建团六十周年之际，《赵学义白派京韵大鼓演唱专辑》最新光盘珍藏版

出版发行。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正应了唐代诗人元稹悼念亡妻的两句诗：“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

到眼前来”，一时竞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那就从专辑中的三段节目说起吧，专辑中的《燕市悲歌》(周汝昌作词)、《晴雯恸别》

(张剑平作词)和《元春省亲》(张永生作词)三段京韵大鼓是首次出版，这是赵学义留给

世人的最后影像资料，录制于2004年底。就在此前不久学义去医院检查患了病，虽然并未告

诉她本人病情，但她还是有所感觉，出于相互之间的体谅慰藉，我们之间一直心照不宣。某

一日，她开始逐段背诵唱词，并跟我说：“《燕市悲歌》、《晴雯恸别》，还有《元春省亲》

都没有录像，我想近期把这几段录了，你去联系联系。”我听了心如刀剜，但我能理解她的

心情，这几段节目都是她很钟爱的，况且前些时候周汝昌先生还打来电话，特别提到听了《燕

市悲歌》的录音高兴至极，作诗六首表达赞赏、欢喜之情，并说盼望能早日看到录像。一是

学义素来敬仰周先生，不愿让老人遗憾，二来她天性认真、好强，她是想把自己和词作者共

同费尽心血创作的节目保留下来。

于是我找到了时任天津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的蔡晓江先生，只说是学义有三段节目需要录

像，能否帮忙找个时间录一录，蔡主任随即联系《鱼龙百戏》栏目的总导演宋东女士，他们

说赵老师多年跟电视台合作，无论是为新节目设计唱腔还是参加表演都是力求完美，她的这

一点小忙我们应该帮也愿意帮。热情爽朗的宋东导演马上安排时间，录制非常顺利，赵学义

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三段节目今天也才得以跟朋友们见面。赵学义逝世几天后，天津卫视即

推出纪念她的专题节目并播出了《燕市悲歌》的录像，周汝昌先生看到后，在《今晚报》发

表了悼念文章，对学义的早逝表示深切哀悼，其中有“见她的演艺歌声，俱臻上乘，不禁又

喜又悲⋯⋯”等深情文字，《燕市悲歌》成为学义留在世上的精美绝唱，艺术家之间独有的

默契和相互的尊重使这一跨界合作完美成功。我在这里详尽地讲述这件事，首先是向蔡晓江

先生、宋导表示最真诚的谢意，再有就是说明学义的敬业精神、为人处事在同行朋友之中尽

人皆知并广受尊重，说到此处，我真是在伤感的同时感到深深的安慰。

在为专辑整理资料的日子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我们从少年开始半个世纪共同走过的

日子，如一帧帧画面不停地在眼前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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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义是1958年成立的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的

首批学员，是我的大师姐，先后师从桑红林、骆玉笙两

位京韵大师，1961年正式拜白(云鹏)派京韵大鼓大家阎

秋霞为师，跟随阎秋霞老师学习了大量白派京韵大鼓传

统曲目，慧敏的天资和对姊妹艺术的浓厚兴趣及广泛学

习使她对京韵大鼓的演唱有了独特的，I得，她在继承“白派

京韵”传统神髓的基础上，不仅加强了唱腔的音乐性，

而且加强了音乐的塑造性，丰富了白派京韵的艺术性。

她精通大量“白派京韵大鼓”传统唱段，同时挖掘、整

理并上演了众多失传曲目，还与词作者们通力合作，上

演了大量新作品，丰富了“白派京韵”的内容。她的很

多代表作如：《宝玉娶亲》、《哭黛玉》、《鉴湖女侠》、

《绿衣女>、《凤仪亭》、《哭祖庙>等至今已经成为了

曲艺舞台上的保留节目，也是业内同行公认的“上乘佳

作”。所以说她既是“白派京韵大鼓”第三代传人中

无可替代的领军人物，又是“白派京韵大鼓”女性化成

功的典范。因了她稳重内敛的性格和深蓄简出的表情方

式，以及对曲艺音乐广博的修养、对文本内涵的深刻理

解，她的演唱都不仅传承深化了作品的文学底蕴，并且

在艺术上奠定了“白派女性化”成熟的风格体式。从而

使这一娓娓而谈、如泣如诉、更具“阴柔”优美风格的

鼓曲形式，不止在热衷传统文化的津门延续，并且更加

标定了“白派京韵现代化”的样板。她应该是“白派京

韵”优美风格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杰出代表。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赵学义在完成演出任务

的同时，担负起为众多鼓曲作品谱曲创腔的工作，她创

作的唱腔涉及京韵不同流派及梅花大鼓、天津时调、单

弦、河南坠子等多个曲种，特别是在梅花大鼓的唱腔改

革和音乐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她一生为天津几代鼓

曲演员创作、设计唱腔多达二百余段，大量作品在历次

全国曲艺大赛中获奖，很多节目至今仍然在舞台上长期

演唱，成为演员们的保留曲目。同时还为历届中国曲艺

节、北京国际曲艺节、中国评书评话展演、全国青年鼓

曲大赛等重大活动创作了大量曲目，堪称多产高质的曲

艺音乐家。

赵学义之所以成为中国曲艺史上值得一书的人物，

还在于她为培养新一代曲艺演员作出的巨大贡献。1976

年，国家文化部指示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曲艺团恢复

推出梅花大鼓以及新人新作，学义和我受命完成这一重

要任务，组织上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当时的军代表和王

莘局长当着我们的面向曲艺团领导发令“从创作到选演

员、乐队配备到排练都听他们的，有什么困难及时解决，给

他们最大的方便”。兰i时太年轻，竟然没有“受无若惊”的

感觉，也没有完成任务的压力，只是觉得这是一件让梅

花大鼓再上舞台的大好事，必须尽全力做好。这个时候

我俩不禁共同感叹命运的机缘巧合，回忆少年时一段让

我们受益匪浅的学习经历，1962年曲艺界的老领导刘瑞

森、赵魁英、王济等人认为金派梅花大鼓不能失传，需

找一名聪明踏实、悟性强、底蕴厚的演员继承下来以利

于今后的传承和研究，于是找学义和我谈了话并明确了

学习意义和重要性，曲艺团隆重请来金派梅花大鼓名宿

周麟阁先生，周先生在第一届“津门曲荟”梅花专场上

的演唱艺惊四座，引起轰动，学义和我敬重老人家人品

出众艺德高尚，表示一定认真学习，周老先生从演唱、

鼓套子和三弦弹法等各个方面细致入微地教授，我们

用心刻苦地学习，正正统统、规规矩矩地学会了《劝黛

玉》和全本“带四季”的《黛玉悲秋>，这对于后来我

们对梅花大鼓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赵学义慧

眼识人，她认为当时正在学习刘派京韵大鼓的青年演员

籍薇，嗓音优美、气质娴雅，是担任演唱的最佳人选，

她在演唱表演等各个方面对籍薇进行全面培养，为她量

身定制了全新唱腔，新作品一经推出即大获成功。后来

籍薇又连续三次获得全国汇演一等奖，有“三连冠”的

美称，成为了新时代梅花大鼓的代表人物，并荣获中国

曲艺牡丹奖、文化部文华奖、中国金唱片奖。现任中国

曲协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的籍薇，每每谈到赵老师对

梅花大鼓的贡献和对她本人的培养，总是感慨良多，赞

不绝口，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学义除舞台演出外长期担任天津市曲艺团青

年演员的指导老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1986年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建立，赵学义被聘请为兼职教师直至

去世，历时二十年，桃李丰茂遍及京津。她因材施教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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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沥血，为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两个重要曲种培养出众

多优秀青年艺术家。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中

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王醅、冯欣蕊就是她教授的曲校高

材生，在学义多年的精心培养下她们取得了引人瞩目的

成绩，王醋获全国鼓曲唱曲大赛金奖的梅花大鼓《风筝

情》i冯欣蕊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的京韵大鼓《邓小平

到开发区》、获“侯宝林奖”中华青少年曲艺大赛金奖

的《世纪树》；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王莉获全国

鼓曲唱曲大赛金奖的京韵大鼓《庞统献计》；青年演员

郑菲获全国鼓曲唱曲大赛铜奖、“侯宝林奖”中华青少

年曲艺大赛优秀表演奖的京韵大鼓《元春省亲》，这些

作品都是学义亲自设计唱腔、倾心指导她们演唱表演，

不仅荣获大奖而且成为她们各自的保留曲目。在学义生

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卧病创作了梅花大鼓《红梅花

开》的唱腔音乐，王醅凭此一曲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

留下一段感人的曲坛佳话。她的历届学生都在不同岗位

上表现出色，他们的艺术成就倾注了学义毕生的心血。

学义出色的成就也获得了各级领导和业内外人士的一致

认可，被评为第一届天津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

者，她是“侯宝林奖”中华青少年曲艺大赛园丁奖的惟

一获得者。

朋友们、观众们对于赵学义的了解主要在她那辉煌

的事业成就上，而我作为与她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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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伴侣，在她离去以后，更多的是在追忆她的艰辛和不

易，在生活中，从我在少年训练队暗恋的大师姐，到温

柔的妻子；从能干的年轻母亲，到慈爱的外祖母。在事

业上，从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到成就卓著的鼓曲艺术

家、曲艺音乐家、曲艺教育家，学义的角色随着年龄在

转换，而我的身份却仿佛固定了一般，总是那个需要她

照顾关爱督促提醒的师弟。

在我们的家庭里，学义是绝对的“女一号”，她

操持家务、抚养女儿、照顾老人都是细致周到，且从不

偷懒，绝无抱怨，业务上也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

甘落后。而我则是性情散淡、喜闲喜静，家务上想给

她帮忙也帮不上，业务上有时候也难免拖延，每当这时

候，学义就不断催促，不断向我重复自己的音乐构思和

唱腔设想，直到我踏实地坐下拿起纸笔，夫妻俩一同投

入创作为止。我们的合作优势显著，因为夫妻间没有顾

忌，任何观点都可以毫不隐晦、直截了当地表达，没有

迁就更不用客气，有时仅为一句唱腔、几小节的音乐旋

律竟会争执不休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这样出来的作品

是真实而完整的，我们的一个又一个新唱段就是这样诞

生的。

朋友们都说学义和我是“最佳搭档”，无论是演

出、设计唱腔还是撰写专著，都是我们共同完成，其实

在这些创作过程中，学义的付出远远超过了我。她作为

演员，在本职工作上付出的精力体力已经很多，而我们

共同设计创作的唱腔音乐大多都是由她进行构思布局甚

至完成基础唱段，我再协助她进行整体的调整和完善，

她谙熟大量戏曲曲艺的经典唱腔，善于从容驾驭各种音

乐语汇，尤其是她勤谨认真、追求完美的艺术理念，使

我在创作上对她依赖性十足，我这可算是绝对的“少干

活，多沾光”了。比如，梅花大鼓的音改成功她应居首功，而

1987年在四川成都举行全国“曲艺音乐学术研讨会”却是我

应邀参加并宣讲论文；“海峡两岸曲艺音乐研讨会”给她的

论文命题是“白派京韵大鼓的传承和发展”，而梅花大鼓的

论文还是由我宣讲。学义演唱《宝玉娶亲》荣获首届中国

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而我却荣获了牡丹奖至今为止惟一

的一届“音乐奖”，获奖的作品可是两人合作的呀，这

可又是沾了老伴的光，仔细想来，没有她几十年来的帮

助督促和支持，我哪里会有今天的成绩呢?

在守候她的最后日子里，看着她安然熟睡，我觉得

自己的幸福生活就要戛然而止，我不知道该怎样度过没

有她的漫长孤寂的余生岁月。我默默发誓，今后再也不

写唱腔音乐了，学义走了，也把我对生活和事业的热情

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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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光很难熬，尽管孝顺的女儿女婿、可爱的

外孙外孙女、可亲的学生朋友同事们，大家的关怀鼓励

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但是我仍然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伤

中不能自拔，搞唱腔设计更是想都不能想，因为没有学

义，没有了她的合作，没有了她的启发，也没有了她的

催促，只有拿起纸笔就会更加想念她的悲苦，我觉得独

自活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试探性地跟我谈起一个话

题，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排演参加“五个一”工程评

选的大型话剧《望天吼》，特请著名导演王延松先生执

导，剧的开始需要一段具有天津地方色彩的音乐，导

演和编剧之一、院长钟海先生决定采用曲艺元素创作唱

段，因此也就自然地想到我，希望我来完成，碍于朋友

的情面，我勉强答应去跟导演谈谈。

第一次进入天津人艺排练厅，迎上来的是老艺术

家路希老师，老先生和我紧紧的拥抱后抚着我的肩膀热

泪长流，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最后动情地说：“学义走

了，我们也很难过，你天天以泪洗面，这可不好，要保

重，还要做事，让学义放心!”路希先生的话在我心里

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夫妻多年的合作者、曲艺作家朱学

颖先生在吊唁学义时也是发自肺腑地说过同样的话。静

下心想想，不仅两位前辈，几乎所有关心我的人都这么

希望，而我却长久地沉湎在悲哀伤痛中，任由自己这样

消沉下去，学义会放心吗?这是她想看到的情况吗?这

是她所希望吗?

我想起了她最后的岁月，学义是2006年初去世

的，2005年起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就是在这一年中，她

强撑着虚弱的病体，创作了《月圆今宵》、《十大名山》、《雪

夜霜天》、《红梅花开》和第五届中国曲艺节天津专场的鼓

曲联唱《万卉争春》，并带病坚持到文联的排练现场去指导

青年演员排练，还有市政府春节双拥晚会，共计六段节

目，其中有两段获得全国大奖。梅花大鼓《红梅花开》

是在2005年就开始酝酿设计，直到她去世前几天才几经

修改，最后定稿的。我又想起了她临终时说的那些话，

除了对我、对女儿和孙辈们的嘱咐之外，更多地还是关

于事业，关于学生们，她甚至把每一位学生的优长和不

足都～一交代给我，并一再说“不能撒手不管!”她已

经料定我会悲观消沉才这样叮嘱的，她定是希望我继续

我们俩的事业，并且愉快地生活。而我，我要怎么做她

才高兴，才放心呢?那当然是按照她的心愿去做，首先

就从《望天吼》开始吧。

我尽量控制悲痛，集中精神，认真翻阅了学义生

前的一些作品，其中让我受启发最大的是她为王毓宝老

师谱曲的《津卫六百年》，回忆当初她向我阐述创作此

段时的总构思，我心中一亮，继而有了初步方案，仅用

两天就完成了剧情需要的一段音乐，导演王延松先生听

后非常激动，说这段音乐激发了他新的灵感，决定对全

剧进行调整，同时希望我担任全剧的音乐创作，这样的

肯定和信任鼓励了我，这种全新的尝试激励着我，我必

须继续这项工作了。话剧《望天吼>荣获了“五个一”

工程奖，我也逐渐走出了伤感的阴影，开始了正常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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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全新生活的开始，是家人、学生、至爱亲朋的

关怀，更是学义给我的启发和提醒，又是你呀，我的师

姐，我的爱妻，我的知音!

在学义离去的几年中，我参加了中国曲协的多次

重大活动，中宣部“中华好人”宣传演出活动和我们天

津市曲艺团的重要演出项目，完成了二十几段曲艺新作

品，总是感觉学义从没离开我，我经常要坐在她的照片

前说说话，每次创作之前总先想着她会是什么方案，

要出怎样的点子，有几次当真“卡壳”、苦思不得其

法，我就把唱词、纸笔整齐地摆放在她专用的书桌上静

静地凝视着她的照片，昔日共同创作时的情景又浮现

在眼前，仿佛她就坐在我的身边，每每竟会灵感忽现，

难题解决，顺利完成作品。这几年我尽量改正她对我经

常提出的处事等方面的缺点和散淡的惰性，应邀参加了

一些社会工作，I；Is女n连任三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三

弦专业学会副会长，担任上海音乐学院三弦专业特邀指

导老师，多次担任民乐比赛评委，应邀到北京、山东、

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创作曲艺音乐并指导排练，在以

前，有些事务我或许会婉言谢绝，但是现在没有，我总

是想如果学义知道会同意我这样做吗?想到这里，我就

会欣然应允，认真完成任务，不敢懈怠。

家人学生和朋友们都觉得我改脾气了，我学会了对

人对事更加淡定平和，学会了接受善意的关怀并为此感

到愉快，学会了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

我年轻时欠缺的，也是学义多次提醒，而我总是心服口

不服的，现在我要努力做好，让老伴放心、高兴。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很多关心我的朋友也

总是因为学义的过早离去而感到惋惜，心疼我老来失去

了少年时的伴侣，我衷心地感谢大家!在我心中，学义

一直没有离开我，她在冥冥之中一如既往地帮助我，陪

伴着我，鼓励着我，期望我做好她的未竟事业，而我也

会在她永远的陪伴鼓励下，继续对曲艺音乐事业作出新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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